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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亭小镇静谧的午后
，

湖西渔村参差不
齐的房屋草棚顶上

，

还有几朵没有飘走的白
色炊烟

，

像缓慢经过湖泊上空的云彩
，

挂在风
景秀丽的微山湖畔

。

谷亭镇自春秋战国以前
，

就是赫赫有名
的鲁僖公与齐侯

、

宋公等人会盟的地方
。

小
镇老街东首

，

至今还有宁母街
，

我曾经在这
个地方居住多年

。

所谓街道
，

其实只是逼仄
的小胡同

，

同所有小城镇绕来转去的胡同一
样

，

没有什么区别
。

小巷街口
，

还有清末民初
的老屋遗存

，

是两间旧式青瓦层叠覆盖的东
配房

，

有龟裂的木质梁柱
，

以及向外略微翻
翘的屋檐

，

可以想见当时堂屋的规模
，

肯定
雕梁画栋

，

气势非凡
。

但我依然经常忆起
，

这不能抻直的小巷
里

，

有我童年的影子
，

时而自南向北奔跑
，

时
而触摸老屋立柱

，

或在青砖墙基的缝隙里
，

抠
出几枚乾隆通宝制钱

。

宁母街或许并不久远
，

这幢百年孤独老屋
，

在历史的长河里
，

只是一
枚瞬间绽开的红荷

，

被有幸参与修筑这个建
筑物和进去做过客的人们欣赏着

。

当年会盟所处的宁母亭
，

现在已经随着
无尽岁月

，

湮灭于鲁西南漫天的黄尘与不断
变化的画卷之中了

。

鲁僖公谷亭会盟时
，

微山
湖还没有形成现在的庞大水系

，

可仍然是水
资源丰沛的渔樵之乡

。

晋顾恺之所著
《

论画
》，

谓之
“

凡画
，

人最
难

，

次山水
”。

这同记叙人物山水的散文写作
差不多

。

只不过
，“

次山水
”

的纸上论画
，

挪移
到散文的创作上

，

也的确有不易描述之处
。

微

山湖畔的水乡秀丽风景
，

是夹带在历史书籍
里的一片藏书票

，

上面有哲学家诗人荷尔德
林的梅斯基尔希镇和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的
康斯坦茨湖的影子

，

但终归是历史厚重的谷
亭镇和土生土长的微山湖

。

微山湖是乡土版画的美好典范
，

它用浑
黄的水和绿色的草

，

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版
画

。

苍鹭在湖的上空盘旋
，

湖水与鸟群的中
间

，

有棉团般洁白的云彩
，

它们与渔村上空
孤直的白烟

，

停顿在一场丰盛的渔家婚宴之
后

。

河滩上的天鹅和灰雁
，

是雍容华贵的天
地使者

，

也是撞进人类视线的神秘来客
。

它
们来了

，

走了
，

关乎湖泊的自然环境和未来
命运

。

村庄是湖畔原始的遗存
。

如果走进宁静
的村庄

，

轻松地完成对一个村庄的表象考察
，

就可以发现裹在冬季里的村庄
，

锅灶上开始
升腾出稻米的浓浓香味

。

这是农家的味道
。

村
庄是蜗居湖边的诗人和哲学家固守田园的精
神归依

，

有了盘踞于绿色麦苗中间的村庄
，

这
个小镇的历史才是完整的

。

在清晨或者傍晚
，

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
朵白云

，

被出巢或者归巢的水鸟的翅膀拍碎
。

我有点不相信
，

几朵云彩点亮乡村
，

让临近湖
泽的乡村

，

能够散发出草青色的光芒
。

北方的
冬天

，

乡村或许有点儿褪色
，

但是仍旧散发着
麦草的气息

，

如同街头的那间老屋
，

还有昔日
绕梁的余香

。

在我四十多年的自然寻觅以及平淡无奇
的乡间跋�中

，

我能够触摸到具有清澈溪水
般农民的眸子和心灵

，

清澈河水般动植物的
语言和影像

，

清澈湖水般乡村的风俗和习惯
。

他们由溪及河
，

由河及湖
，

将人同这片神奇土
地的感情汇聚起来

。

湖畔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存在着
，

有历经
千年人脉旺盛的湖边古镇

，

有花红柳绿藏于
一隅的农家小院

。

我揭开了湖畔的画卷
，

真是妙不可言
。

我想自己是长居于此了
。

有谷亭古镇和
微山湖

，

以及共同呼吸的田野湿地
，

这就够了
。

云朵之上
，

我的家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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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朵上的湖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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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黄昏
，

路灯早早亮起来
。

路边
,

一个
大大的旧铁皮炉边

，

围着三个女人
。

黑的蓝的
棉服

，

灰的赭的线帽
，

三个女人身上
，

都是廉
价的黯淡的温暖

。

炉盖上只有大中小三块白薯
，

我捡了不
大不小的那块

。

一个女人用一杆小小的旧秤

接住
，

另外两个女人
，

每人又拿起一块
，

放到
秤上

，

用讨好的语气叨念着
：“

只剩这三块
，

你
都要了吧

。”

我不计较
，

任由女人称
。

称白薯的
女人告诉我价钱

，

我把一张崭新的五十元递
到她手中

。

另两个女人一齐释然地笑
：“

卖完
了

，

你可以回家做饭了
！ ”

称白薯的女人一边
翻弄那沓零钱一边说

：“

天太冷
，

我再等你们
一会儿

。 ”

再看另两个女人
，

都已把手贴在铁
皮炉外壁上

，

每人一副温暖的模样
。

才注意到
，

烤炉旁边
，

还有两个无人把守
的小摊

，

分别摆着橘子和糖葫芦
，

想必两个烤
手的

，

是两个摊子的主人
。“

快回家吧
，

爷儿俩

在家等饭吃呢
。

你走了
，

我们马上回去
。”

两人
从炉壁上挪开手

，

继续关切地催促
。

“

有这炉子烤着
，

还暖和点儿
。

你们走时
我再走

。 ”

听着她们的对话
，

我从女人手里接
过一沓零散的旧票子

。

握在手里
，

忽然感到格
外的暖

。

这股暖意传递到心里
，

开出一朵火色
的花

，

像路灯一样
，

点亮了风冷人稀的黄昏
。

每日黄昏
,

都不忘注目几眼路边
。

也时
不时地停下

，

驻足在小摊子前
，

称一些橘子或
两块白薯

，

捎走几串糖葫芦
。

闲话间
，

对几个
女人有了些许了解

：

卖烤白薯的大嫂
，

丈夫因
车祸瘫痪在床

，

儿子读初中
，

她独自挑起家里

的担子
，

秋冬春三季推着沉重的铁皮炉在小
城的路边烤白薯

，

其余工夫给别人做缝纫加
工

；

卖糖葫芦的婶子
，

独生女儿早已出嫁
，

丈
夫在一家小工厂做门卫

，

极少有闲暇回家
，

她
便串糖葫芦卖

；

卖橘子的年轻媳妇
，

新婚不
久

，

为摆脱生活的拮据
，

就和爱人在小城的不
同角落摆起流动的水果摊

。

一个又一个冬日的黄昏
，

三个女人
，

在没
有顾客的时候

，

围了笨重的旧铁皮炉
，

手贴着炉
壁

，

说笑着取暖
。

每每此时
，

都让人深切地感觉
到

，

质朴卑微的女人心中
，

盛开着大朵大朵的温
暖

，

像春日阳光般
，

和煦着这一隅平凡的冬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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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
，

刚刚装得下我的
梦

。

其实
，

阳台只是我生活空间的一部分
，

和其他的居室空间相比
，

它该是什么呢
？

卧
室是最基本的

，

无论居室大小
，

没有卧室就
不能叫家

。

书房是工作的
，

它是我们职业的
需要和精神的需要

。

客厅是体面的
，

虽然它
对客人开放

，

但主要是家庭成员的公共区
域

。

厨房是务实的
，

每一件物品都是现实主
义的代表

。

卫生间是温馨的
，

我们总是带着
麻烦进去

，

然后走出来时轻松畅快
。

那么
，

阳
台是诗意的和浪漫的

，

那是冬日里的阳光
，

橙色的阳光让心情像一只多汁的橘子
，

甜蜜
地想剖露给每一个人

；

那是夏天的风
，

早晨
的风还带着露水和青草的气味

，

傍晚的风则
提前通知月光的消息

，

清凉而撩人心扉
；

那
是天天看不够的风景

，

像邻家的调皮女孩带
给我的少年诗情

；

更像一叶风帆
，

让我的目
光追寻着李白的韵脚

……

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
，

刚刚装得下我的
梦

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
来说

，

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
。

中国老百
姓

，

城市的大多数居民
，

他们的
“

家
”，

也有这
样一个

“

成长轨迹
”。

最早的家
，

就是一间卧
室

，

如果是楼房
，

就是被称做
“

筒子楼
”

的简易
楼房

。

后来
，

公共食堂不时兴了
，

住平房杂院
的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

，

住筒子楼的人就
在公共厨房和走道里支锅做饭

。

在北京
，

这个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

，

彻底地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

。

改革开放给老百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

，

三居两居
，

单门独户
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
，

有了自家的卫生间
，

虽然都
很小

，

但袖珍的
，

也是自家的
。

这种格局
，

仍以

卧室为主
，

面积最大
；

而小厨房放下一个煤气
灶

，

小卫生间放下一只小马桶
，

小客厅放下一
个折叠饭桌

，

也就心满意足了
。

这时候谁家有
个小阳台

，

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它变成杂物堆
栈

。

然后
，

人们要大厨房了
，

吃得越来越好嘛
。

然后
，

人们要大卫生间了
，

生活质量越来越高
嘛

。

然后
，

人们要大客厅了
，

日子越过越体面
嘛

。

然后
，

人们想要一个大阳台了
，

想把头伸
出这水泥堡垒

，

想让目光无阻挡地远眺
，

想让
阳光直截了当地亲吻自己

，

想有一个与自然
亲近的空间

。

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
，

刚刚装得下我的
梦

。

从解决睡觉
，

到厨房
，

到卫生间
，

到书房
，

到客厅
，

最后人们关注起那个几乎与诗歌一
样并不太实用的阳台来了

。

如果到北京的街
头看一眼

，

各式各样的楼房
，

虽然这两年都粉
刷一新

，

但我们仍然大体能够猜出它们年纪
的大小

。

那些完全没有阳台的是老前辈
，

那些
有小阳台又全部封闭起来的是中间代

，

那些
有各式精美阳台的是城市新秀

。

越是后来崛
起的一代

，

越是在阳台的布局
、

朝向和大小方
面

，

显出新的市民趣味来
。

阳台成为新的家居
重点

，

这也体现了市民精神世界的变化
。

我们
都见过这样的旧楼

，

堆满了各种有用和无用
的东西

，

特别是公共通道
、

公共阳台这些地
方

，

更是被纸箱和杂物塞得密不透风
。

像乞丐
贪心地收集每一块剩馍

，

像收荒匠把所有的
破烂当成宝贝

，

也像我们曾让头脑里装满了
过时而无用的知识

，

却自满自足于有一颗背
得下很多东西的脑袋

，

其实那在今天看来
，

只
是一张十元钱光盘可怜的容量

。

啊
，

一个不断
更新知识的头脑

，

一个向着世界敞开的心怀
，

也许这样的人才知道
，

一个洒满阳光的空阳
台

，

要比堆满了
“

值钱宝贝
”

的杂物仓库更有
空间价值

。

当然
，

阳台还需要合适的外部环
境

，

简单地说
，

就是一个值得面对的外部世
界

。

不是沙尘暴
，

不是尾气和噪音
，

不是小偷
和铁栅栏

……

一个到处都是美丽阳台的城
市

，

不用市长大人作报告
，

人们会感受到环境
的清明

，

社会的安定
，

人与自然友善而和谐
。

是啊
，

在我的
，

也在你的阳台梦里
，

有阳光
，

有
清风朗月

，

更有一个安定祥和的世界
，

像诗一
样的世界

！

漫画
/

赵春青时刻担心会犯错的人难有大进步
。

阳台与梦

□

叶
延
滨

“

狼所长
”

□

张
宗
明

□

张
宗
明

“

狼所长
”

叫张永恒
，

是个有故事的人
。

他的故事之一是大年二十九还把刘焕四
给逮了

。

刘焕四是武店镇南下村的村民
，

虽是两
个孩子的娘了

，

脾气却躁得很
，

但凡有啥不如
意不顺心的

，

不是骂人就是打架
，

南下村的人
都怵她

。

武店站上常停拉煤的火车
，

二三十分钟
就开走

，

刘焕四经常拎了筐上车去扒煤
。

村民
们见刘焕四家的煤越堆越高

，

也都跟着上车
扒煤

，

一时间武店站偷扒煤炭成了铁路突出
的治安问题

。

派出所刚到任的领导张永恒
，

年龄在
40

开外
，

是位在铁路警察行当里摸爬滚打了
20

多年的老警
。

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
，

张永恒带
上民警清站查车

，

可突击清查了几次都扑空
，

连个扒煤的人影也没有
，

这让张永恒警觉起
来

，

私底下一查
，

明白了个中玄机
。

派出所开始对扒煤进行集中整治后
，

村
民们就同民警玩起了

“

捉迷藏
”，

他们派出了
“

流动哨
”。

上车扒煤炭时
，“

流动哨
”

就佯装无
事地在派出所门前盯住

，

只要民警一出动
，

就
以手机短信向同伙报信

。

“

魔高一尺
，

道高一丈
。 ”

张永恒使出了绝
活

，

每晚夜里两三点
，

只要有运煤列车临时待
避停车

，

张永恒就和民警从派出所后面翻墙而
出

，

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扫扒煤炭的村民面
前

，

因此张永恒就得了个
“

狼所长
”

的外号
。

不到两个月就治安拘留了
30

多人
，

但村民
就居住在站周围

，

整治一阵好一阵
，

反复较大
。

在扫扒煤炭的村民中
，

刘焕四是
“

头
”，

先

后
3

次被治安拘留还不思悔改
，

且在同伙中
扬言

，“

他
‘

狼所长
’

再猾再狠能把我怎的
？”

疾
恶如仇的张永恒哪能让违法分子嚣张

？

大年
二十九刘焕四还上车偷煤

，

被巡查的张永恒
发现

，

刘焕四拿起铁锹同张永恒对峙
，

被张所
长当场制服

，

依法处以劳教两年
。

其实
，

真让张永恒
“

狼所长
”

名声不胫而
走的

，

还是在水家湖
48

小时连擒五名逃犯
的事

。

“

追逃
”

是铁路公安机关一项日常工作
，

一般情况下
，

一个民警一年内能生擒一个逃
犯就算是不错的战绩了

。

你想
，

铁路点多线
长

，

车站又是车如梭
、

人如流的地方
，

逃犯混
入其中那不就是泥牛入海

，

难觅其踪
。

所以说
“

追逃
”

难
，

犹如大海捞针
。

三年前
，“

狼所长
”

张永恒调任水家湖所
副所长

。

水家湖可是个出名的地方
，

铁路上曾
流行过一个顺口溜

：“

火车好坐
，

水家湖难
过

。”

因水家湖地处长丰
、

凤阳
、

定远三县交界
处

，

治安情况复杂
，

当地一些无业游民纠集在
一起以

“

吃铁路
”

为生
，

因而出了不少惯偷
。

“

狼所长
”

跟这群以
“

吃铁路
”

为生的惯偷

“

斗法
”，

是他的拿手好戏
。

建特勤
、

设内线
、

严
查堵

、

重出击
，

站车控制措施丝丝入扣
，

缜密
到位

，

不给惯偷丝毫可乘之机
。

没辙
，

惯偷也
识相

，

只好远离水家湖
，

买票进站乘车去外地
“

干活
”。

这让
“

狼所长
”

张永恒心急如火
，

茶饭不
思

。

他决定精心布局
，

一张无形的网在水家湖
周边慢慢张开

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
，

正等得心急
，

一天傍晚
张永恒得到线报

，

水蚌线上的惯偷闫如六在
水家湖镇上的饭馆现身了

。

这是张永恒刚到水家湖就想生擒的
“

老贼
”。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
，

得来全不费工夫
。

接报后
，

张永恒带着两名民警就直奔水家湖
站北道口处守候

。

这个道口是贼人出没车站
的必经之路

，

刚布控好
，

闫如六就乘出租车到
了北道口

。

下车环顾四周没什么异样
，

闫如六
就没事人一样朝车站走去

，

刚进站在道口房
的转弯口就被张永恒和守候的两位民警拿了
个正着

。

次日下午
，

张永恒和民警王祥久在淮
南线

17

公里加
690

米处开展道路口交通检

查时
，

又将现年
63

岁的公安部网上缉拿逃犯
王吉保查获

。

通过审理
、

深挖
，

因故意伤害罪
上网的孔祥文

、

盗窃罪上网的杨量和郑银也
纷纷落网

。

两天两夜没合眼的
“

狼所长
”

长长舒了口
气

，

5

名逃犯落网
，

他这个干刑侦的副所长日
子又好过了

，

公安处第二天就发了传真给予
通报表扬

……

“

狼所长
”

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
，

谁有啥
心思一眼就能瞧明白

。

就说
“

狼所长
”

干教导
员时遇到的那件烦心事吧

。

派出所里的十几
名民警争先恐后地想当倒数第一名

，

真是天
下奇闻

。

为啥
？

张永恒没说二话
，

全所管内
5

个四等小站
，

他一天步行十多公里
，

走两个
站

，

同民警神聊
，

三天下来
，

明白了其中的
“

玄
机

”：

因派出所太小太僻
，

留不住人
，

按考核办
法规定

，

年度考核排名末位的可以交流到其
他单位

。

张永恒召开支委会调整了考核办法
，

规定年度考核前三名的才纳入年度交流的范
围

，

难题迎刃而解
。

在西泉街警务室驻站的民
警张陆当年破案

5

起
，

全年加了
120

分
，

跃居
全所第一名

，

当年调到蚌埠东站所
。

派出所的
风气也焕然一新

。

“

狼所长
”

张永恒
，

不愧是个有故事的人
。

中国当代艺术名家联手义拍
“

为了海地
”

提起中国的年文化
，

大多数人的印象里
不过是鞭炮

、

春联
、

饺子
、

年糕等
。

其实
，

历史
上的文人雅士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篇

，

才是
年文化中最美的风景

。

我国的除夕诗历史悠
久

，《

诗经
·

七月
》

中有
“

嗟我妇子
，

曰为改岁
”，

而先秦时除夕叫
“

上日
”、“

改岁
”、“

献岁
”。

隋唐时期
，

除夕守岁之风十分盛行
。

唐太
宗李世民就曾写过一首

《

守岁
》

诗
，“

寒辞去冬
雪

，

暖带入春风
。

阶馥舒酶素
，

盘花卷烛红
。

共
欢新故岁

，

迎送一宵中
”，

详细描写了宫廷之
内除夕守岁的情景

。

清朝孔尚任在
《

甲午元旦
》

中写道
：“

萧疏
白发不盈颠

，

守岁围炉竟废眠
。

剪烛催干消夜
酒

，

倾囊分遍买春钱
。

听烧爆竹童心在
，

看换桃
符老兴偏

。

鼓角梅花添一部
，

五更欢笑拜新
年

。 ”

鬓发如霜的作者不仅兴致勃勃地和家人
一起守岁

，

还细致地记下了当时的欢乐景象
。

新文化运动后
，

提倡以白话文作诗为文
。

胡适曾写了一首
《

除夕
》，

云
：“

除夕过了六七
日

，

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
！

除夕
‘

一去不复返
’，

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
！”

看来自古以来
，

除夕诗
就是年文化中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

。

诗言志
。

在辞旧迎新的时刻
，

许多人借诗
言志

，

抒发自己的理想
。

王安石说
：“

爆竹声中
一岁除

，

春风送暖人屠苏
。

千门万户瞳瞳日
，

总把新桃换旧符
。 ”

作者在诗中描写万户更新
喜迎春的新气象同时

，

又寓有作者除旧布新
的坚定信念和喜悦之情

。

文天祥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除夕
，

面对死
亡

，

大义凛然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
《

除夜
》

诗
：

“

乾坤空落落
，

岁月去堂堂
。

末路惊风雨
，

穷过
饱雪霜

。

命随年欲尽
，

身与世俱忘
。

无复屠苏
梦

，

挑灯夜未央
。 ”

短短
40

个字
，

真实地记录
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状态

。

无独有偶
，

流放于新疆的林则徐也曾写
诗吟志

：“

流光代谢岁应除
，

无亦无心判莞
枯

”，

政治家的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
。

诗传情
。

除夕守岁
，

对往事故人自然有怀
念和留恋之情

。

崔涂在
《

除夜有感
》

诗说
：“

那
堪正飘泊

，

明日岁华新
。 ”

道出了人们一面与
旧年依依惜别

，

一面又满怀欣喜去迎接新岁
的到来之情

。

史青的
“

今岁今宵尽
，

明年明日催
”，

描绘
了星移斗转

，

寒尽春回的情景
。

明代袁中道在诗中曰
：“

梦中也不料兄
亡

，

温语慈颜竟渺茫
。

骨肉可怜零落甚
，

独来
山里伴支郎

”，

抒写家庭的悲欢离合
，

表现出
怀亲思乡的眷念之情

。

除夕守岁
，

一家团聚
，

长幼同堂
，

还得讲点
礼
。

白居易在
《

三年除夕
》

一诗中记载
：“

堂上书帐
前
，

长幼合成行
。

以我最年长
，

次第来称觞
”，

描绘
出一家长幼有序

，

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
。

除夕守岁是一种传统
，

除夕诗则代表一
种文化

。

如今
，

年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猛烈冲
击

，

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
、

看春晚和拜年三项
内容了

。

其实
，

流逝的时光
，

永远是诗人吟咏
的对象

，

古今皆如此
。 “

寒随一夜去
，

春逐五更
来

”。

守着除夕
，

就是守着明天和希望
。

要复兴
古老的年文化不妨就从读除夕诗开始

，

以读
诗为乐

，

迎接新的一年
。

□

尹
鹏
志

□

尹
鹏
志 年文化中的除夕诗

家属院的一角同时种了两棵树
。

有一
棵树长得高高大大

，

枝叶繁茂
；

另一棵树被
挤到了墙角

，

阳光完全被旁边的树给挡住
了

，

所以长得瘦弱矮小
。

小区里的人夏天都
喜欢在树下乘凉

，

有时候会有人说
：“

那小
树活不长吧

。 ”

可是过了很久
，

小树依然活
着

，

枝叶微弱地呈现着绿色
。

大树枝丫缝隙
透露出的那点阳光有时会照在小树身上

，

羸弱的小树借着缝隙里的一点阳光卑微地
生长着

。

冬天
，

那棵大树好像丝毫没感觉到寒
冷

。

虽然没了苍翠欲滴的绿
，

但是却努力伸
展着枝叶

，

像是要触摸到渐渐变凉的阳光
。

叶子上只泛有一些微黄
，

展示着自己成熟的
绿色

，

人们走过来看到时更加啧啧称奇
，“

这
棵大树

，

真不简单
，

冬天了还这么绿
，

看这枝
叶多繁茂

。 ”

小树依然蜷缩在墙角
。

有了大树
的比照

，

人们也懒得去评判这棵不起眼的小
树了

。

一夜之间
，

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
。

赶早
上班的人走在路上

，

看着眼前的一片银白
，

白色的绿叶
，

白色的屋顶
。

早有几个兴奋的
孩子在雪地里打起了雪仗

。 “

今冬的雪真大
啊

！ ”

路上相遇的两个熟人互相寒暄着
。 “

是
啊

，

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雪了
。 ”

眉毛头发
都被雪染得花白的人回答道

。

到了中午
，

雪
小了些

，

道路上的积雪已经被铲到了一边
。

喜欢白雪的人又把视线移到了屋顶
、

路边
。

这时有人发现
，

小区里那两棵树已经完全被
积雪覆盖

。

不同的是
，

大树因为枝干树叶太
宽大

，

而积雪很厚
，

许多树枝已经被厚重的
雪压得折断了

，

几乎没了生机
。

而小树
，

枝头
纤细

，

并没有堆积下很多的落雪
。

大雪对它
没有丝毫影响

，

经过了雪的洗礼
，

小树看起
来更加挺拔秀丽

。

有时候更多的占有
，

被摧毁的可能性
反而会更大

。

容忍和谦让不仅仅是软弱
，

也许会让自己厚积薄发地呈现出新的生
命力

。

□

李
梅

□

李
梅 两棵树的较量

本报讯
1

月
12

日
，

加勒比岛国海地遭
遇了自

1770

年以来最严重的大地震
，

受到了
前所未有的重创

。

地震发生后
，

中国当代艺术
家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

，

由当代艺术家蔡国
强先生发起

，

陈丹青
、

徐冰
、

曾梵志
、

刘小东
、

喻红
、

隋建国等
20

多位著名当代艺术家积极
响应

，

迅速捐献出代表作品和重量级作品
30

余件
。

蔡国强先生表示
：“

面对海地的灾难
，

除
了政府的积极援助

，

民间和个人也应更多展

现人溺己溺的精神
，

尤其长期一直受到国际
社会支持的当代艺术家们

，

更需要为海地民
众重建家园贡献微薄之力

。”

此次蔡国强捐赠
的作品

———《

游山
》，

是作者
2007

的作品
，

一
直为本人收藏

。

据主办者透露
，

所有捐赠艺术品将委托
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

，

拍卖
预定在

3

月中下旬进行
，

具体事宜正在紧锣
密鼓地准备之中

。

（

文艺
）

南通更俗剧院企业化人本管理显成效
本报讯创办于

1919

年的南通更俗剧
院

，

2009

年营业收入达
1320

多万元
，

比
2008

年增长
30%

，

人均收入增加了
20%

，

连续
6

年
效益递增

。

该院负责人称
，“

这是坚持文化发
展规律和企业化运作的结果

，

尤其是
‘

人本管
理

’

开拓的新路
。 ”

更俗剧院在改制过程中
，

进行了新一轮
人事

、

分配
、

岗位职责的深入改革
。

内部结构
调整为市场策划

、

广告
、

营销
、

技术
、

剧影管
理

、

三产开发的企业化运行链
，

并坚持每周一

次市场主体员工分析会
，

树立了人民是文化
市场主体的新观念

。

剧院还把内部竞赛与市场竞争对接
，

先
后组织了

“

更俗之星
”、“

思想素质好
、

经营业
绩好

、

团结协作好
、

遵章守纪好
、

作风形象好
”

的
“

五好
”

竞赛和管理部门的
“

三强
”

竞赛等
。

在竞赛的推动下
，

员工发奋向上热情倍增
，

多
次举办

“

艺术殿堂迎百姓活动
”，

还数次邀请
社会困难群体

、

退休职工
、

农民工走进剧院享
受文化生活

。 （

陆嘉玉
）

中国美术馆两展并推虎年新春贺岁
本报讯庚寅新春将临

，

中国美术馆推
出了

“

中国年画大展
”

和
“

情境书法大展
”，

活
动于

2

月
8

日开幕
，

一直持续到
3

月
1

日
。

展
出选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年画和书法两种民
族艺术形式

，

使用全部
17

个展厅空间展出
500

余件作品
，

为广大观众倾情奉献文化过
大年的视觉盛宴

。

年画是祈福纳祥的中国文化观念的形象
体现

，

300

余张传统年画和新年画精品组成
“

中国年画大展
”，

分为
“

佳节逢春
”、“

百子闹

春
”、“

好戏迎春
”、“

新风沐春
”

四个部分
。

展出
期间

，

还将特别邀请近
20

个家庭参加
“

在美
术馆过大年

”

的绘画
、

游戏体验活动
。

汇聚国内知名书法作者
200

余件精品力
作的

“

情境书法大展
”，

是当代书坛最新创作
的一次重要集合

，

是书家风貌与具体情境契
合交融的一次独特展现

。

展出期间
，

还将举办
两场写春写福写春联的活动

。

中国美术馆将
邀请观众以家庭组合的方式体验毛笔书写的
快乐

，

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
。

(

法明
)


